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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半开，酒半醉，这是
最美的状态。那个晴空万
里的午后，在苍山洱海间的
大理喜洲，和朋友在小酒馆
里 品 尝 酒 家 自 制 的 桃 花
酿。之后骑单车去海舌岛，
山水田园，风景如画，留下
的印象如此之好，以至于在
平素的都市奔忙中，思绪常
飞回那个小镇去。

酒后微醺的感觉很好，
思路有别样的清晰。但我
不喜欢喝醉，尤其怕极了醉
后醒来的眩晕感。大概是
小时候体弱多病受够了头
晕的苦。因此对于酒，我的
态度很拘谨：尽量克制、尽
量少喝。

其实我是喜欢酒的。
小时候看惯了父亲呼朋引
伴在家里开席的场面，酒令
喊得山响，温情而热烈。在
大学宿舍里和同学打牙祭，
酒瓶满地滚。毕业实习时
住在长江边的橘林里，为打
发闲散的时光，常央求去巫
山买菜的“值日生”，顺便
多 带 点 酒 回 来 。 静 夜 无
眠，常爬到二楼平台去，在
云雾缭绕的山间，独对大
山大河，拿枝头青黄的橘
子下酒。也有一次集体开
饮，不仅喝光了一周的储
备，连带着把房东家的米酒
也一扫而空。

大学毕业前夕路过信
阳，住在老友宿舍，异乡重
逢，在小饭店里喝到记忆朦
胧，三个人挤在一张小床
上，睡得昏天黑地。工作
后仍不知顾忌，酒桌上常
四处找人碰杯，有次竟连
啤酒都喝昏了头，从此懂
得了收敛。

最近十年，被大时代的
洪流裹挟着奔走，倍感时光
如水流逝，偶然回头时发
现，半辈子好酒的父亲和
岳父都老了，受健康所困
不 得 不 戒 了 酒 。 每 次 饭
桌 上 看 到 父 亲 面 对 酒 杯
的复杂神情，我心里很不
是滋味。

我渐渐明白，大概每个
人身体的解酒能力是有限
的，一生喝多少酒早已确
定，年轻时喝猛了，余量就
不足了。为避免多年后“晚
来天欲雪”时缺失了酒，年
少时就得悠着点。

酒要少喝，但哪能不喝
呢！桃花酿，单听这个名
字，就让人无法拒绝。

第一次听说桃花酿，是
从一位朋友口中。他说这
种小酒入口微甜，十分清
爽，还有桃花香味。这给我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当时
并没奢望能品尝到。缘分
来得好快，不久就去了大

理，在这位朋友的带领下走
进一家酒馆，刚好就有桃花
酿。豪饮一番仍意犹未尽，
又狠狠打包了十多瓶，吩咐
店家发回广州。

加班后的深夜，天籁里
独坐，慢慢品着桃花香，度
过许多寂静的时光。

我的柜子里，除了白
酒、红酒，有自浙江归来就
喜欢上了的绍兴黄酒，然后
还有几瓶桃花酿。偶尔想
起，小酌一番，发会呆，在喧
嚣的都市深处，偷得几分心
灵的清静。

“桃花流水鳜鱼肥”“杏
花、春雨、江南”“梨花风起
正清明”……这些关于花儿
的缤纷色彩，饱蘸着浓重的
诗意，想起来馨香就漫过心
头。走过童年，再也没能回
到儿时的原野，很少有心
情 放 慢 脚 步 欣 赏 一 朵 野
花、一片春光。或多或少，
心底积累了不少遗憾。因
此那个午后开始深深喜欢
上桃花酿，多少有怀旧情
绪在其中。

冰 箱 里 藏 几 瓶 桃 花
酿，就像小心藏了一季春
天。打开来倒上一杯，只
闻那花香，似乎就能瞬间
穿越时空，重温到记忆深
处，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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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野中有两块磨扇，东一
块，西一块，无法咬合，不再
转动。风吹过又一季荒草，
石磨一动不动，不知被遗弃
了多少年。

这石磨出自哪道山谷、
哪块巨石，出自哪位石匠、
哪户人家，无从知晓。但可
以想见，石磨“咕咚咚”转动
的日子，那家必定是人丁兴
旺、热闹红火。年轻力壮的
男人推着 磨棍一圈圈只管
迈步，勤劳持家的女人一勺
勺将玉米、谷物、黄豆等填
入磨眼，孩子们尾随爹娘追
逐打闹。大人并不恼，用笤
帚或勺子冲孩子一划拉，继
续忙活。

锅贴饼子、石磨豆腐、大
锅煎饼、杂粮粥……热气腾
腾地端上桌，老人、孩子、兄
弟、姐妹一大家子，围坐在农
家小院，享受一日三餐，虽是
粗茶淡饭，却也自足自乐。
慢慢，推石磨的老人没了，壮
年成了老人，孩子们大了，却
弃磨而去。不知哪天，房子
翻新，将石磨卸下，丢在一
边，越丢越远，直至忘了主家
是谁。

这磨扇刻得真美，一道
道沟槽匀称齐整，似水波，
如云纹，日复一日的转动将
其磨得更加圆润柔和，如一
位功德圆满的老者，不声不
响，只在那里冲着来者微微
地笑。

父亲微笑着向我蹒跚走
来，满脸的皱纹挤在一起，笑
得很慈祥：瞅着这磨扇熟悉
不？这是你二爷家的，听说
是一位老石匠叮叮当当打了
很久，才打了这盘上乘好用
的石磨。你小时候我和你娘
常带着你们来这儿推磨，这
磨，你爷爷也推过，你大哥、
二哥还有你，村里很多人也
都推过……父亲弯下如弓的
老腰，抚摸着磨扇，长叹一

声：这哪里是人磨磨呀，分明
是磨磨人嘛！

“磨磨人”，三个字，猛戳
我心。是呀，在岁月的长河
中，我们都是一粒石子，被流
水、砂石磨砺得从棱角分明，
到光滑如玉，直至成沙成尘，
便是一生。

那日拜访一位老先生，求
幅字，他欣然应允。老先生展
宣、镇纸、选笔，老太太取砚、
握墨、研磨，两头银发相伴左
右，默契不语。

我问老太太：为啥非要
磨墨，用墨汁也好呀。她瞅
了老先生一眼，道：年轻时，
他性情刚烈，在单位锋芒毕
露，稍不顺意便与人争辩，非
要争个高下，吃了不少亏，窝
了一肚子火，回家常吵架。
练字是我逼他的，磨墨也是
我硬要求他的，就是要磨磨
他的性子。果然，在家里，人
磨墨，墨也磨人；在单位，人
磨事，事也磨人。慢慢，他变
得谦和、豁达，人缘好了很
多。虽没当啥官，可工作之
余，读书、写文、练字、喝茶、
交友都没落下，如今真像是
个老先生呢！老先生提笔蘸
墨时，微微一乐：磨墨，消磨
了一辈子，把我磨静了、磨平
了、磨钝了，也磨老喽！想
想，挺好！

“怀瑾握瑜”。四个大字
潇洒飘逸、柔中带刚，算是老
先生对我的激励与祝福。我
深懂其义，自此视其为人生
信条，照亮余生。的确，瑾与
瑜，皆为美玉，皆是山中玉石
籽料细细琢磨而成。人品亦
是如此。

磨，不单单是“推着石磨”
消磨光阴，耗蚀生命，更应是

“铁杵磨成针”的磨练，“玉经
磨多成器”的琢磨，“十年磨一
剑”的磨砺。在渐渐被时光磨
短的人生中，磨出精彩无限，
磨到无悔落幕。

那天，几株厚穗狗尾草
从景德镇烧裂的瓷器中钻出
来，就像出壳的小锦鸡撩动
它那毛茸茸的尾巴，绿色的
芒穗上，微微发着紫晕。它
们是活的。有的短如锦鸡的
颈 毛 ，有 的 长 如 锦 鸡 的 尾
羽，有的肥厚绚烂如锦鸡的
头冠。在夕阳下，狗尾草的
美让老徐 心动神移 。 他把
那尊破裂 的瓷罐小心翼翼
从窑址旁取出，带回家去插
花，除了插出摇曳生姿的狗
尾草，他还在草下插了两枝
短短的绣 球花 。 一个花球
是暖的，月白色，另外一个
是冷的，嫩绿色，它们仿佛
是水里两枚毛茸茸的月亮，
在等待着狗尾草锦鸡从水面
上飞掠而过，带动夏夜幽凉
的水汽。

从这天起，家住北京的
老徐经常往返景德镇，专门
搜罗那些烧裂了的瓷器当花
器，至今已经十年。他喜爱
米白色、米灰色、青灰色和
天青色的残瓷，觉得这样的
瓮、壶、罐碗和笔洗，就如蛋
壳被初生的禽鸟奋力啄破，
里 面 正 生 长 出 中 国 人 才懂
得的美。

景德镇的朋友告诉他，瓷
器的利刀师傅功夫到家，瓷器
的壁利得越薄，瓷器本身的尺
寸越大，越容易烧裂。因此残
破的瓷器上也凝聚着很多人
的辛劳。老徐此后便也注意
收集那些大口径的破碗，那
些碗，就像孵化火烈鸟的蛋
壳一样，两头都裂开了，只能
盛下一泓 浅浅的水 。 一开
始，老徐也不知道应该怎样
来 当 花 器 ，呈 现 它 们 的 生
机。直到有一天，他从街上
路过，看到园林工人正在修
剪小叶榆树。经得同意，老
徐捡了一枝最粗的断枝。园
林工人惊讶地目送他捧走一
根高达一 米五的粗枝 。 最
后，在口径最大的破碗中插
花，他只用了小叶榆的粗枝
丫和附着其上的 两 小 枝 嫩
叶。那嫩叶平平伸展，摇曳
生姿，宛若一个精灵，从老树
桩上踮脚走出，旋转着她的
绿叶子舞裙。老徐在小叶榆
的下面插 了两枝短小的火
棘。小小的、密集的红果，就
像一只大鸟带着它的孩子，
俯下身饮水，亮出了它们红
色的长喙。

八年前，老徐开始教授插
花课。如何领略残破之物的
价值？他不仅亲身示范，展示
残瓷、残陶、缺角青铜器与花
枝、芒草、树桩、苔藓、松果松
枝的组合，还回溯至中国传统
的瓶花理念。老徐熟读陶渊
明的《桃花源记》：“全国至少
有三个地方抢着说桃花源就
在自己的家乡。那么，桃花源
究竟在哪里？我们应该回过

头，从《桃花源记》本身来寻
求答案，‘林尽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从口入’……”学生
们露出若有所思又困惑不解
的神情。老徐解释说：“朋友
们，你可曾想过这‘初极狭，
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
开朗’的形容，其实就是一个
瓶子？也许从无人机上看，
桃花源也许就像一个蕴含生
机的瓷瓶，山为瓶壁，水与
田 ，花 与 房 舍 ，为 瓶 中 景 。
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中国人
的审美境界 。 瓶子一定是
要崭新的、对称的、完整的
吗 ？ 不见得 。 瓶子完全可
以是古旧的、歪斜的、有着
圆润破口的。”是的，如果你
的精神世界足够开阔，你就
会明白，桃花源也不见得那
么规整与完美，但是它毫无
怨艾，在残缺中求得无限生
机，这也许就是桃花源的价
值之所在。插花，并放在自
家几案上，就是与自己精神
空间的桃花源日日相对。如
果你能从中领会残缺与生机
之间的辩证关系，就能从挫
折中找出希望。

老徐的学生当中，有专注
于事业而 婚 姻 破 裂 的 知 名
律师，有为儿子出走十几年
不 曾 回 家 的 成 功 企 业 家 ，
有 名 震 一 方 的 高 三 把关老
师 ，教 出 了 一 批 批 的 名 校
生，自家孩子却因网瘾要去
看心理医生；有带大三个聪
明伶俐的孩子，却感知自己
一 无 所 有 的 主 妇 …… 生 活
给予过他们，也曾剥夺过他
们，甚至，给予的时候有多
慷慨，剥夺的时候就有多无
情。老徐告诉学生们，沧桑
与鲜灵，苦涩与甘爽，沉郁
与明亮彼此对照；生命中残
缺的那一部分，是裂口也是
生机。

老徐说，学习插花时，可
以去看一看八大山人的画，看
看祝枝山的行草，看看云门舞
集的现代舞者，如何穿着撕裂
的黑色麻衣，在翻腾起舞。插
花教科书喜欢教人取枝叶婀
娜者来插花，令作品的风格甜
美圆满。其实，搭配残破的花
器，还可以取枝叶如书画笔法
者来插贮，使其偃蹇有古意，
或疏密斜正，各具意态，气韵
贯通。

老徐的学生们已能别具
慧眼地使用残破的竹壳热
水瓶来插花，或者用老乡不
小心磕裂了盖子 的 泡 菜 坛
子 来 插 花 ，老 徐 从 不 嫌 弃
那 些 一 文 不 值 的 花 器 ，他
说 ，插 花 没 有 什 么 定 式 。
如 果 对 着 它 ，能 让 浮 躁 的
心宁静下来，意识到已经打
破了的罐子，在这世间亦有
其可用之处，就是一款动人
的作品。

老岑为庆祝孙子考上县
重 点 高 中 ，除 了 请 了 老 家 的
七 大 姑 八 大 姨 外 ，还 特 地 为
部分老同学安排了两桌。

这天中午，二十多位老同
学 陆 续 到 场 ，眼 尖 的 同 学 发
现，没见老班长的身影，是还
没到，还是老岑没请他？爱管
闲事的老冷朝在门口迎客的
老岑努努嘴，老班长请了没？

切！请他做甚？老岑一
脸的不屑。

老 冷 打 了 个 愣 怔 ，一 脸
没 趣 地 回 到 老 同 学 台 位 ，立
马 有 几 个 老 同 学 催 问 咋 回
事 。 老 冷 如 实 相 告 ，一 帮 老
同学像炸了锅似的，有的说，
别 人 不 请 正 常 ，老 岑 跟 老 班
长 像 一 个 人 似 的 ，咋 能 不
请 ？ 有 的 在 猜 测 ，是 不 是 两
人闹掰了……

不可能，不可能呀……同
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不一会儿，上菜了，滿大
厅尽是推杯换盏之声……

约 摸 半 个 多 小 时 后 ，老
岑 的 亲 戚 们 陆 续 散 去 ，老 同
学 也 喝 得 差 不 多 了 ，老 冷 又

问老岑，开席前，同学们都在
议论，咋不请老斑长？

请老班长？老岑打了个
饱嗝，别提他啦。

为啥？一位女同学问。
老 岑 的 脸 色 有 点 难 看 ，

哼！他早就没念同学之情了。
老 岑 呀 ，你 不 是 说 过 跟

老班长情同手足吗？老班长
不是帮过你和你家人不少忙
吗？你咋能这么说？一位男
同学有些惊愕地问。

老岑愣了一下。少顷，他
淡淡地说，是，老班长帮我和我
家人不少忙，但最近他变了。

变了？同学们面面相觑。
嘿！你们非要打破沙锅

问 到 底 ，我 就 不 客 气 了 。 就
拿我孙子考重点高中的事来
说 吧 ，崇 尚 高 中 是 我 县 唯 一
的 重 点 高 中 ，凡 入 了 崇 尚 高
中 的 ，来 日 考 大 学 就 基 本 无
忧 了 。 中 考 结 束 ，因 我 孙 子
分 数 不 是 很 理 想 ，临 近 录 取
时，我叫儿子去找他，他却官
腔 十 足 地 左 一 个 已 退 休 多
年 ，右 一 个 规 范 操 作 。 我 打
电 话 给 他 ，也 没 松 口 。 老 岑

似笑非笑地说。
同 学 们 在 小 声 嘀 咕 ，咋

能这么说……
咋不能这么说？老岑左

脖 子 上 青 筯 暴 起 ，瞬 间 又 皮
笑 肉 不 笑 地 说 ，我 也 不 再 藏
着掖着了，我知道，你们都觉
着老班长有恩于我。但他帮
我也是有代价的。

代价？啥代价？众同学
哗然。

老 岑 似 乎 觉 着 说 漏 了
嘴，沉吟了好一会儿，一改尴
尬 的 脸 色 ，嬉 笑 道 ，不 说 了 ，
不说了。

差 不 多 了 ，散 了 吧 。 一
直 没 有 吭 声 的 老 单 一 声 喊 ，
老同学陆续离去。

当 晚 ，除 老 岑 和 老 班 长
外 ，其 他 同 学 都 收 到 老 单 的
邀约，明天去喝早茶。

第 二 天 早 上 ，二 十 多 位
老 同 学 一 到 齐 ，老 冷 迫 不 及
待地问老单，哎，你是老班长
的第二个铁哥们。你约喝早
茶，没叫老班长和老岑，是有
话 跟 我 们 说 ，而 且 话 题 与 他
俩有关吧？

是。今天想为老班长说
几 句 公 道 话 。 老 单 亮 开 嗓
门：走出校门后，我一直与老
班 长 有 联 系 ，对 他 与 老 岑 的
来往较了解。经过多年的努
力 ，老 班 长 当 了 县 卫 生 局
长。老岑在老家的镇卫生院
当医生。见老岑三十好几仍
单着，老班长让爱人牵线，介
绍 老 岑 在 县 医 院 娶 了 个 护
士。多年后，年近 5O 的老岑
在 老 班 长 的 协 调 下 ，调 到 县
医 院 。 不 久 ，老 班 长 又 资 助
老 岑 在 县 城 买 了 一 套 二 手
房。

老 单 呷 了 口 茶 水 ，有 些
激 动 地 继 续 说 ，老 岑 本 应 感
恩 老 班 长 ，可 他 翻 脸 比 翻 书
还 快 。 如 果 昨 天 我 不 在 场 ，
也 不 相 信 这 是 真 的 ？ 真 是

“ 缺 一 不 可 ”哦 ，老 班 长 帮 他
再 多 也 白 搭 ，由 于 可 以 理 解
的 原 因 一 次 没 帮 他 ，就 以 怨
报 德 ，甚 至 往 老 班 长 身 上 泼
脏 水 。 我 了 解 老 班 长 ，他 不
可能要老岑啥代价。记得有
个周末，我去找老班长，刚进
门 ，正 好 碰 见 老 班 长 拎 着 大

包小袋把老岑送出家门。老
岑 离 去 后 ，我 笑 老 班 长 真 够
客 气 的 。 老 班 长 笑 着 说 ，没
啥，他拿些农产品来，我回他
一 些 上 好 的 茶 叶 ，还 有 亲 戚
从香港带回来的朱古力和糖
糖 饼 饼 。 我 又 揶 揄 道 ，你 这
可是回南大过西北哟。老班
长又笑着说，都是老同学，礼
尚往来嘛。

几 天 后 ，老 冷 约 老 班 长
在 某 茶 庄 喝 茶 ，单 刀 直 入 地
问，老班长，老岑前几天为孙
子考上重点高中宴请亲戚和
一些老同学，真没跟你说？

那没啥。老班长柔声说。
老冷又提及代价一事。
他真这么说的？老班长

脸上的肌肉猛地抖动了一下。
老冷点了点头。
老 班 长 笑 了 笑 说 ，马 铃

薯呀，萝卜干之类，也是一种
代价，老岑说得没有错。

老冷一副打抱不平的神
态 ，嘿 ！ 同 学 们 都 说 老 岑 的
不是。你咋不生气？

生气有用吗？老班长又
笑了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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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花朵朵浪花朵朵
穿好泳衣，戴好泳圈，我问

孩子：“怕吗？”“不怕。我是后
浪，爸爸是中浪，爷爷是前浪！”
跃跃欲试的孩子看着在海中畅
游的爸爸说。“let's go，我拉着
孩子的手冲向大海。”

海里到处是泳圈，甚至还有
橡皮船，人们在海里面叫着、笑
着、闹着；有的在打水仗，有的在漂
游，有的在奋力游着；还有抱着泳圈
在海边站着，等大浪来了在“唰”的
一声中被冲回岸边，在尖叫声中，刺
激极了。一个浪打过来，呛得我满
嘴是沙，逃也似的跑到了岸上，孩子
被爸爸推着向海中游去。

坐在岸上的我，看着大海中
一个个浮浮沉沉的脑袋，和一朵
朵前扑后拥的浪花，在岸边撞
击、破灭，重组，重组，破灭，反反

复复中，我竟恍惚起来，是大海
里有这么多浪花还是这么多浪
花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大海？

孩子说得没错。爷爷是前
浪，爸爸是中浪，他是后浪。无
论是什么浪，我们都是人海中的
朵朵浪花。正是这一朵朵浪花
演绎着人海的丰富多彩和波澜
壮阔，正因浪花的多变才有了丰
富多彩，大而不同，美美与共的
海纳百川的海。

是浪就要学会生存。作为
浪花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不断
向前奔涌，不停向前奔跑，在礁
石、狂风暴雨中历练，一次次奔
涌，撞击，破灭，重组，再次奔涌，
撞击，重组……无论是前浪引后
浪，后浪推前浪，还是各自浪奔
浪涌，我们都要在顺风、逆风中

做“乘风破浪”的行家里手。
孩子的爷爷是司机。公司

车改后失了业，他就改开出租
车，有网约车后就改开网约车。
爷爷说，要随着时代的浪潮而改
变奔跑的方向。手机的普及让
街边的电话亭消失；网约车让手
机打车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多岗位
正在慢慢消失，公交车、超市的
售票员，银行、火车站、高速路收
费站、地铁等无人自助平台越来
越多，这背后就是工作瞬息万
变，没有铁饭碗，每个人都会面
临朝不保夕，随时失业。有时乘
风破不了万里浪，但在时代的浪
潮里学会逆风而行，做一朵撞击
破灭后仍爬起来奔跑的浪花，就
不会变成死浪和废浪，爷爷说。

孩子的爸爸看到李佳琦搭
上电商直播的顺风车，成为一个
月能带货 23 亿元的网红主播，
迅速调整经商模式，把线下生意
搬到线上，双管齐下，疫情期间，
销售收入不降反升。看到没，无
论是什么浪，面对什么风，流动
变动才能有浪花飞溅，老公说。

浪真的不关乎年龄，只关乎
浪高的程度和浪的水平。君不
见，乘风破浪的姐姐们，打破年龄
的魔咒，用汗水、毅力、执著、顽强
和满身伤痛换来满身才华，绽放在
聚光灯下，用笑容和泪水告诉我
们，努力没有早晚，没有前后；钟南
山、李兰娟等是前浪，他们从未停
下奔跑的脚步，逆风而行中引领着
后浪不问西东的前仆后继。

只要没有退场，都是浪啊。

不关乎年龄、性别、职业、年代。
一代有一代的骄傲、担当和风
尚；一代也有一代的麻烦、艰辛
和困惑。我只想说，只要我们做
到“尘埃之微，补益山河，萤烛末
光，增辉日月”，就是推动大海奔
腾的朵朵浪花。

“妈妈，妈妈快看，我和爸爸
给你捡了一个大海螺。”孩子的
声音把我从神思游离中拉回到
当下，不知什么时候孩子把海螺
扣在了我耳朵上，“好听吗？妈
妈。”“好听，呜呜的，像号角”。
我捂着海螺仔细倾听，一朵浪
花，似一个跳跃的音符，一排浪
花，似一组激昂的旋律，一海浪
花，好像千军万马势不可挡浩浩
荡荡地飞奔而来，何惧风流，还
看奔跑中的朵朵浪花啊……

由于工作的关系，每月
总要去几趟上海，途经一个
叫不上名字的小村时，总被
路两边的荷塘所吸引，见证
了荷塘的繁华与静寂。

春天里，烟雨江南，万
物复苏，一群野鸭开始像是
书写在荷塘上的一段经文，
很规范也很工整；接下来，
就有些乱了阵脚，打闹起
来，时有扎猛入水者，浮出
水面时，嘴里总能捕获些小
虾、小鱼；有的嬉戏追逐，谈
情说爱，演绎着万物亘古不
变 的 生 命 延 续 的 前 奏 曲
……只是荷依然沉睡于池
塘底部，把辽阔的水面舞
台，让给了蓝天、让给了白
云以及夜空里的星星和月
亮……

夏天一到，荷就悄悄地
醒来，它们不会一窝蜂地急
于露出水面，它们有它们的
规则，先派出几个“探子”，
尖尖指，戳破一池清凉，羞
涩地立于平静的水面，作为
路过的蜻蜓或是蝴蝶小憩
的座椅，一旦它们感知夏天
确实到来了，就及时把信息
传递给兄弟姐妹，然后是呼
朋唤友，结伴前行，在大珠
小珠落池塘的雨季，它们也
都粉墨登场了。伊始，大家
把水面当做镜子，每天梳妆
打扮，慢慢舒展着叶子，犹
如缓缓撑起的雨伞，唯恐一
阵风撕裂了一冬的梦魇和
期冀。当“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
候，整个荷塘被绿色主宰
着、被清香氤氲着、被喧嚣
和繁华张扬着……正如此
刻，每每夏天路过的时候，
我总要停下车来，随一拨一
拨的人流，加入赏荷的大
军。荷具有“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
品德，自古至今无论文人雅
士，还是凡夫俗子，没有不
对荷喜爱有加的；所以，荷
叶田田，荷花艳艳，喧嚣和
荣耀充满着整个夏季的荷
塘。

秋风拂过荷塘，荷花早
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
青青的莲蓬；荷叶也从过去
的碧绿，渐渐地变黄，没有
了往日的精气神……秋天
越走越远，时有荷叶被越刮
越猛的秋风拦腰折断，荷塘
昔日的拥挤没有了，水面依
稀露了些许的端倪。“江南
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中有
双鲤鱼，相戏碧波间。鱼戏
莲叶东，鱼戏莲叶南。莲叶
深处谁家女，隔水笑抛一枝

莲……”采莲船娘是不需要
船桨的，她只需要一根长长
的竹竿，就能自如地游弋于
整个荷塘，船娘唱着祖祖辈
辈流传下来的采莲歌谣，船
头含情脉脉的采莲女，听着
船娘那男欢女爱的缠绵歌
曲，脸上会飞起绯红的晕儿
……“ 关 关 雎 鸠 ，在 河 之
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船娘的歌声已经唱到
了采莲女的心里，荷塘的不
远处如果站着一个后生迟
迟不肯离去，船娘会借故回
家一趟，接下来便是采莲女
自个儿撑船，自个儿采莲，
自个儿隔水笑抛一枝莲了
……小伙子也不傻，捡起的
是莲蓬，收获的可是采莲女
的心啊！

我有时会想，闹腾喧嚣
的荷塘，再怎么着也不会干
净得让水面一贫如洗吧？
那宽大的荷叶能去哪？那
亭亭玉立带刺的躯干能去
哪？在我心里，它们至多成
了书画家笔下的瘦水残荷，
也不至于寻无踪迹，把空无
和辽阔都归还于整个荷塘
吧！我，很多时候是固执
的，总以为人是万物之灵，
坚守着自以为是的认知；所
以，每次路过我都会细心地
观察，看看它们是如何从繁
华归于平静的。

秋天只是它们的分水
岭，也是它们走向平静的开
始。一到冬天，呼啸的瑟瑟
北风，摧枯拉朽地把干枯的
叶子从枝杆上拉断，脱离枝
杆的叶子便进入了水的世
界，慢慢地被浸泡、被增重、
被拖曳，终于有一天沉入水
底与淤泥融合在一起，回到
了魂牵梦绕的故乡！雪，一
场接着一场；冰，越结越厚，
最终仅存的几根荷杆也倒
下了……即便雪融冰化，往
日的喧嚣没有了，寂静的荷
塘只是多了一两个穿着皮
衣的淘藕人，他们把从淤泥
中淘上来的藕洗净，码放在
特别大的(跟个小船似的)塑
料盆里，然后推向岸边，装
车拉往菜市场……

从光鲜、繁华和喧嚣，
走向平凡和静寂；荷，是这
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记得哪位哲人说过:“我哭
过，我笑过；我风光过，我落
寞过；我失去过，我也收获
过……这世界，我来过。”

哦！这世界我们都来
过，我们就像荷一样，无愧
于这个世界，即便安静如初
……

盐湖 李海波/摄


